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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丽丝·哈密尔顿（1869-1970）是美国职业卫生领域的权威、工业毒理学的先驱。她唤醒了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对工业毒物危害和危险作业条件的关注。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揭露了铅、矿业、

涂料、陶器和人造丝工业等产业中的有毒物质，促进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立法进程。哈密尔顿的工作推

动美国产业界减小了工作场所的职业危险,促进了工人以及公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因在发展工业卫生和预

防职业病等方面的贡献，爱丽丝·哈密尔顿被公认为是“美国职业卫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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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ice Hamilton (1869-1970) was a leading expert in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toxicology, awakening the Americ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the dangers 
of industrial poisons and hazardous working conditions. Through her untiring efforts, toxic substances in the lead, 
mining, painting, pottery, and rayon industries were exposed and legislation passed to protect workers. Hamilton's 
work greatly helped to make American workplace less dangerous and advance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working 
people as well as the general public. She is recognized as the "mother" of American occupational hygiene,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methods in industry and to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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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 纪 末， 美 国
已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
的工业化国家，但工业
化在给社会带来巨大财
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大
量的职业安全和健康问
题，产业工人面对着很
多与工作相关的伤害和
疾病。那些危险行业的
工人更是面对着严重的

职业危险性，他们在工作场所每天使用着有毒有害

的物质、呼吸着有毒有害的烟尘或烟气、穿着沾

满有毒有害物质的衣服，职业中毒经常发生，但

当时政府对这种危险的工作环境却很少监管。20
世纪初期，美国的改革者兴起了一场齐心协力改

进工业文明负面影响、改善产业工人职业卫生与

安全的运动。爱丽丝· 哈密尔顿（Alice Hamilton， 
1869-1970）是这场运动最卓越的领导者之一，她

亲自到工厂观察工人作业条件并证明工人所患疾爱丽丝·哈密尔顿
(Alice Hamilton，1869-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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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与其曝露的职业毒素的相关性；她还明确提出建

议以消除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因素，为美国职业安

全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推

动了美国产业界减小工作场所的职业危险性，被

公认为是“美国职业卫生之母”。[1]

一、生平述略

爱丽丝· 哈密尔顿 1869 年 2 月 27 日出生于印

第安纳州韦恩堡一个注重慈善和教育的富裕家庭，

她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二。她的父亲普林

斯顿大学毕业，酷爱古典文学，但家里却安排他

作了一个商人。她的母亲也成长于富裕的家庭，

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认为爱心、知识与信仰，是

家庭给孩子最好的三样礼物，鼓励孩子们去追求

自己的理想。

爱丽丝哈密尔顿在 17 岁之前没有到当地的公

立学校接受教育，而是按家庭教育方案在家里接

受教育，因为她父亲不认同公立学校开设的课程。

在家里她学习了她父母认为最重要的语言、文学

和世界史等科目，仅语言科目就学习了英语、法

语、德语和拉丁语。按哈密尔顿家族的传统，哈

密尔顿在 1886 年被送到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的

波特女子学校学习了两年。波特女子学校由教育

改革家莎拉· 波特（Sarah Porter，1813-1900）于

1843 年创办，是一所私立女子大学预科学校，开

设的课程丰富多彩，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自身的

喜好和特长来选择课程。哈密尔顿在波特女子学

校选修了拉丁语、希腊语、德语、精神与道德哲

学等课程。在波特女子学校的两年学习虽然对她

未来从事的医学职业没有提供学术上的准备，但

给了她最好的品格教育，教育她正直、自制、坚强、

直率、尊重知识、热爱生活，这些成为她日后科

学生涯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哈密尔顿在波特女子学校期间，决定要进入

医学院学医，成为一名医生，她曾说：“作为一名

医生，我能去我愿意去的任何地方，无论是遥远

的岛屿还是城市的贫民窟，同时也可以肯定我在

任何地方都是有用的”。[2]但是家人都反对她的选

择，当时医生这个职业还没有成为受人尊敬的职

业，哈密尔顿努力说服了她父亲，相信她选择这

个职业是认真的。1888 年她在波特女子学校完成

学业回到韦恩堡后，为弥补自己科学知识的欠缺，

跟着韦恩堡中学教师学习了物理和化学。1890 年

哈密尔顿进入韦恩堡医学院，学习了生物学、解

剖学等课程，完成了医学预科教育，1892 年转学

到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是美国

领先的医学院校之一，它不仅强调临床和实验教

学，也注重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哈密尔顿在密

西根大学只学习了三个学期，由于成绩优异，在

1893 年底被准予提前毕业，并授予医学学位。密

西根大学不仅给了她优秀的医学教育，也让她有

了第一次离开家庭感觉到“解放”的体验。随后

她到位于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西北妇幼

医院实习 2 个月，进而又到更有名望的位于马萨

诸塞州波士顿的新英格兰妇幼医院实习了 9 个月。

通过医院实习，哈密尔顿发现自己不适合从事临

床医学工作，而是喜欢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

在密西根大学老师的劝告下，1895 年秋天哈密尔

顿来到德国学习细菌学和病理学。但当时德国的

大学不允许妇女入学，经争取最终莱比锡大学和

慕尼黑大学允许她旁听课程，但要求她隐匿在男

生当中别被发现。[3]1896 年秋天她回到了美国，

她又在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年轻病

理学家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 1863-

1946）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年的病理学研究工作。

1897 年哈密尔顿完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学业之后，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女子医学院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任病理学教师。

哈密尔顿接受这份工作不仅仅因为使她有了一份

取得薪水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使她有了作为志愿

者在赫尔馆（Hull-House）生活的机会。赫尔馆是

美国著名的社会服务机构，由美国社会改革家劳

拉·简·亚当斯（Laura Jane Addams，1860-1935）

和 埃 伦· 盖 茨· 斯 塔 尔（Ellen Gates Starr，1859-

1940）于 1889 年在芝加哥创立，主要为移民和其

他贫民提供帮助。同年哈密尔顿入住赫尔馆（Hull-
House），并在那里生活了22年。在赫尔馆居住期间，

她白天在医学院进行教学工作，在晚上和周末参

加的赫尔馆的社会服务工作。她建立了一个健康

儿童诊所为附近家庭八岁以下的孩子提供援助，

为贫穷的移民开设了卫生教育学习班。

1902 年西北大学女子医学院关闭，哈密尔顿

以细菌学家的身份，转任刚成立的芝加哥传染病

纪念研究所的工作。1902 年秋天，一场伤寒病袭

击了芝加哥，赫尔馆成了重灾区的中心。哈密尔

顿应用她的医学知识发现了赫尔馆周边社区伤寒

高发病率的原因。通过伤寒病的调查，哈密尔顿

开始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在随后的肺结核病因的

研究中，她确认不卫生的作业条件和每天 14 小时

爱丽丝·哈密尔顿 : 美国职业卫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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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的疲劳是贫穷工人对疾病抵抗力减弱的因

素之一，这是她把职业和疾病联系起来的一个早

期的案例。

哈密尔顿由于生活在贫穷的工人社区，变得

对工人每天面对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职

业伤害和职业病。1907 年哈密尔顿阅读了英国

工业卫生学家托马斯·奥利弗爵士（Sir Thomas 
Oliver，1853-1942）在 1902 年编辑出版的著作《危

险行业》，这本书详细记录了车间的毒物和其他危

害。《危险行业》的内容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于

是她开始对职业病方面的科学文献进行了详细的

研究。哈密尔顿在欧洲文献中发现了很多关于各

种职业病及其控制方面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但是

发现美国医学界对此研究的却非常少，发表的有

关工业中毒的文章更是屈指可数，促使她开始了

围绕美国工业卫生条件的研究工作。1908年9月哈

密尔顿在美国《慈善组织与平民》杂志（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关于职业病

方面的文章，这也是美国研究妇女职业病的第一

篇论文。

1908 年 12 月 伊 利 诺 伊 州 州 长 查 尔 斯· 迪 尼

恩（Charles Samuel Deneen， 1863-1940） 组 建 了

伊利诺伊州职业病委员会，也被称为“迪尼恩委

员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亨德森（Charles 
Henderson， 1843-1915）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哈

密尔顿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一年之后，伊利诺

伊州议会同意资助一个为期 9 个月的职业病调查。

职业病委员会决定由哈密尔顿负责领导一个由医

师、医科学生、社会工作者等 23 人组成的调查团队，

进行这次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工业职业病调查。哈

密尔顿领导调查队详细调查了伊利诺伊州使用铅、

砷、黄铜、一氧化碳、氰化物和松节油等的工作

场所，她本人主要集中于铅暴露的调查。

1912 年哈密尔顿接受美国劳工局局长查尔

斯· 尼 尔（Charles Patrick Neill，1865-1942） 的

邀请，成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职业病特别调查员，

从此再也 q 没有回到芝加哥传染病纪念研究所的实

验室里。作为职业病特别调查员，政府并不发给

她工资，只是最后购买她的调查报告。她接受了

这个工作，部分原因因为它是一项科学工作，但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为了人类的福祉是实用的。

（[3]，p.65）在随后的近十年当中，哈密尔顿在全

国性范围内调查了铅和其它毒物的职业中毒情况，

这些工作不仅直接促使产业界提升了工业卫生标

准，也促使联邦政府确信引入工人伤害赔偿是必

要的。1913 年劳工统计局新任局长洛雅尔·米克

（Royal Meeker， 1873-1953）（1913 年 劳 工 局 改 名

为劳工统计局），他赞扬了哈密尔顿的工作：“由联

邦劳工局进行的铅中毒研究已经促使一些铅涂料、

陶器、瓷砖和蓄电池的制造商消除或改变了一些

最危险的工艺过程，这使工人不再遭受铅中毒的

危害。”[4] 

1918 年哈佛大学医学院创立了工业卫生系，

时任哈佛医学院院长戴维·埃兹尔（David Linn 
Edsall， 1869-1945）向哈佛大学校长推荐哈密尔顿，

认为哈密尔顿的研究工作“毫无疑问，无论从广

度还是深度，在国内同行中是无人可比的。”（[4]，

p.26）1919 年 3 月，哈密尔顿被哈佛大学聘为工业

卫生系的助理教授，讲授工业医学，成为哈佛大

学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师。当时哈佛大学对女性

还存在歧视，不招收女生，对哈密尔顿也提出了

三条歧视性约定：不能进入教师俱乐部、不能得到

足球票、不能参加毕业典礼。哈密尔顿则要求每

年仅在秋季学期进行教学，春季学期继续进行她

的职业病现场调查工作，同时还要定期回赫尔馆

生活一段时间。可能由于这种工作安排，她在哈

佛大学一直到退休也没有升职，始终担任助理教

授。哈密尔顿的任命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全国多

家报纸进行了报道和评论。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以醒目的头条新闻“哈佛教师中的女性—

最后的城堡倒塌了—女性得到了应有的承认”进

行了报道。[5] 在哈佛工作期间，哈密尔顿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工业毒理学领域，1925 年哈密尔顿出

版了美国第一本毒理学教材《美国的工业毒物》

（Industrial Pois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4 年出

版了《工业毒理学》（Industrial Toxicology）专著。

哈密尔顿的工作也得到国际的公认，1924 年

开始，哈密尔顿作为唯一女性委员，为国际联盟

卫生委员会（the Health Commit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服务了 6 年。1924 年哈密尔顿应苏联公

共卫生部的邀请，利用六周的时间调查了苏联工

业医学的进展情况。

1935 年 1 月，哈密尔顿以“荣誉退休教授”身

份从哈佛大学退休。她退休之后，移居康涅狄格

州哈德莱姆（Hadlyme），继续担任劳工部劳工标

准部门的兼职医学顾问。她在 1937-1938 年对人造

丝生产行业进行了调查，在 1937-1943 年期间为宾

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开设工业毒理学讲座。

哈密尔顿一生没有结婚，她把一生的爱献给

了所追求的事业，为州和联邦政府提供了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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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危险行业调查报告，[6] 这些报告促进了美国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职业安全健康立法。哈密尔

顿在多年的职业病调查中，借鉴欧洲的职业卫生

的经验，发展了自己独创的“现场流行病学”方法，

创立了美国的工业卫生和工业毒理学学科。1970
年 9 月 22 日去世，享年 101 岁。

二、探索工业毒物

职业卫生学科起源于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

爆发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

职业卫生研究明显落后于欧洲，由于当时对职业

病研究得很少，也使得劳资双方对工作场所中化

学品的危险是不了解的，也很少有工厂雇佣医生

监控工人的健康，对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漠不关心，

以至于 1910 年 9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

届国际职业病大会上，一名比利时代表发言说：“众

所周知，在美国没有工业卫生”。（[3]，p.65）

铅是 20 世纪早期的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有

毒化学品，爱丽丝· 哈密尔顿对职业卫生的研究在

1910 年从调查伊利诺伊州工业行业中铅中毒状况

开始了，也使她成为美国对职业病进行系统研究

的第一人。

铅中毒是世界上最早被发现和最为人所知的

职业病之一。意大利医学家拉马齐尼（Bernardino 
Ramazzini， 1633-1714），史学界公认的职业卫生

开创者，深入各地调查访问，观察各种行业工人

的工作情况和健康状态，在 1700 年出版的《论手

工业者的疾病》中详细描述了陶器工和油漆工的

铅中毒状况。英国医生查尔斯·萨克拉（Charles 
Turner Thackrah， 1795-1833）在 1832 年描述了水

管工人、铅白制造工、房屋油漆工、纸张染色工

和陶器工的慢性职业铅中毒状况。托马斯· 莱格爵

士 (Thomas Morrison Legge ， 1863-1932) 在 1898 年

成为英国的第一个工厂医学检查员，强调工业铅

中毒的原因“几乎完全是由于铅尘和铅烟”。[7]美

国在 17 世纪、18 世纪对陶器、白镴（锡铅合金）

和铅粒制造以及铅冶炼等行业中的铅中毒案例已

有记录。随着美国落基山脉诸州内铅矿床的发现，

在 19 世纪下半叶铅中毒案例大量增加。人们对铅

的危害在 19 世纪已经很清楚了，但直到哈密尔顿

进行铅暴露调查之前，在美国很少有人关注铅中

毒的预防与控制。由于当时还没有可靠的诊断铅

中毒的检测方法，哈密尔顿主要利用自己确定的

一个严格标准，来确诊铅中毒病例，就是病人必

须有齿龈铅线 。哈密尔顿使用的主要调查方法：

访谈、医院记录和直接观察。哈密尔顿每次在进

入调查现场之前，先学习该产业的工艺技术，然

后在现场详细观察所有的工艺工程，仔细检查医

院和药房的记录；如果需要的话，进一步在工人家

里或工会大厅，有时是在酒吧，访谈工人和工会

领导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场流行病学”

调查方法：对工厂进行彻底地现场检查；寻找疾病

与特定工业过程的相关性；汇编医院确诊的中毒病

例。

哈密尔顿对卫生洁具上釉作业的铅暴露调查

是从一个病例开始的。哈密尔顿在亚历山兄弟医

院（Alexian Brothers Hospital）发现一个腹绞痛并

且双腕下垂的病人，该病人说在一家卫生洁具工

厂上班，工作是给浴盆上釉。但哈密尔顿在英国

和德国的铅中毒病例文献中并没有发现从事这种

工作的，她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使用铅的行业。

哈密尔顿于是去了芝加哥西边地区一家卫生洁具

工厂，工厂管理人员向她保证所用的瓷漆中没有

使用铅，并邀请她检查了生产车间，看到车间有

6 名工人正使用瓷漆给金属浴盆涂装。她记下了

瓷漆的名称，又去了生产该瓷漆的工厂，同样也

被告知瓷漆不含铅。哈密尔顿感到很困惑，她又

去拜访那个病人，得知她调查的工作岗位并不是

上釉的操作。她觉得自己是无知的，不知道什么

是上釉作业。最后在芝加哥西北地区找到了一家

工厂，发现了上釉的操作工序。上釉的操作是把

搪瓷釉粉洒在灼热的浴盆上，搪瓷釉在浴盆熔化，

流过浴盆表面，制成搪瓷釉面。她发现车间空气

中充满了搪瓷釉粉尘，这粉尘中可能富含铅的氧

化物。她从工人那里得到了搪瓷釉粉的样品，随

后咨询了 13 位化学家，证明搪瓷釉粉中含有 20%
的可溶铅，这种可溶铅可在胃中溶解。最终，哈

密尔顿确定美国卫生洁具工厂的上釉作业是一个

危险的铅暴露职业。

哈密尔顿先后访问了 304 家工厂，差不多是伊

利诺伊州所有使用铅的工作场所，发现了 77 个可

引起工人铅中毒的工业过程，找到了 3 年内发生的

578 例铅中毒病例，调查发现了此前未被工业界和

政府部门识别和更多关注的使用铅的行业和职业，

第一次发现涂装作业是一个铅暴露职业。哈密尔

顿及其领导的调查团队所作的工作是美国公众理

解工作与健康关系的转折点。1910 年 6 月哈密尔

顿在美国第一届全国工业疾病会议上报告了她对

伊利诺伊州工业铅中毒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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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指出在铅冶炼和铅白 制造行业中铅中毒是高

风险的、在涂装行业也存在大量的铅中毒病人。“在

很多地方铅白制造被认为如果不是最危险的行业，

也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在美国比在欧洲更加危

险。……当然，涂装行业是声名狼藉的涉铅行业，

几乎在每个医院或诊所，铅中毒病例大多数是涂

装工人。”[8]从此人们不再争论铅白是不是一种毒

物。1911 年 1 月汉密尔顿把调查报告提交给州长，

报告证明了职业与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同时提出

了为从事危险职业的工人提供防护措施并定期进

行体检的建议，使得几个月后伊利诺伊州通过了

“伊利诺伊州职业病法”，其建议也被采纳。随后，

哈密尔顿写了的大量的文章，发表在通俗的、政

府的和专业的报刊上，宣传铅中毒是一个现实的

和严重的医学问题。

1912 年爱丽丝·哈密尔顿担任美国劳工统计局

的职业病特别调查员后，首先调查了美国全国的

铅白制造行业。她基于在伊利诺伊州的调查经验，

通过寻找铅尘和铅烟，利用她的“现场流行病学”

方法，调查了美国知名的 25 家铅白生产企业中的

23 家，发现了在 1910 年 1 月至 1911 年 4 月期间发

生的 358 例铅中毒病例，其中 16 例是致命的病例。

汉密尔顿并不仅仅满足于发现和记录职业暴露情

况，她还亲自与工人、企业的管理者、企业主沟通，

努力说服他们，控制这些职业暴露，同时她对每

家企业工人作业条件如何改进都给出了具体的建

议。当时无论是医生还是工厂管理者都认为铅中

毒主要是由于工人没有充分的洗手而导致铅被摄

入，只要保持双手干净就能预防工业中毒。但哈

密尔顿发现呼吸铅尘和铅烟是铅中毒的主要原因，

预防铅中毒的措施就是防止产生铅尘和铅烟，保

持工作场所空气清洁。汉密尔顿努力说服他们：“过

去 30 年的研究表明铅进入人体是通过吸入或吞咽，

而不是通过皮肤吸收。”“即使工人每天不洗手，

一天也只能吃三次，但他每分钟呼吸 16 次，即使

无论多么经常洗干净他的双手，当空气中含有铅

时，他都要吸入体内。”[9]预防铅中毒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预防铅盐以任何形式进入鼻子和口腔中。

很多企业如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国家铅业公司等接

受了汉密尔顿的观点，给工人配备呼吸器，免费

为工人洗衣服，鼓励工人吃饭在前用肥皂和温水

洗脸和双手，下班后淋浴洗澡。

1913 年哈密尔顿在提交给劳工统计局的“涂

装行业的卫生”的报告中，提出使用铅涂料的危

险来源于空气中的涂料粉尘和粘在手上的涂料在

吃饭或吸烟时可被带进嘴里；在涂装行业，应全面

禁止在室内使用铅涂料。1914 年美国涂料制造业

协会鼓励开发“卫生无铅”涂料，1929 年美国公

共卫生协会工业卫生委员会铅中毒分会推荐用锌

钡白代替铅白。1914年6月哈密尔顿在美国公共卫

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发表

论文，概括了工业铅中毒的证据，同时更重要的

是这篇文章是一个行动倡议，呼吁医生们要对工

人的健康负起责任，离开舒适的办公室去观察他

们的病人的工作过程，去了解工作场所职业暴露

的真相。[10]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与战争

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因为需要大量的炸药，生产

TNT、苦味酸和雷酸汞等化学品的工厂迅速增加，

这也带来了新的关注点。哈密尔开始调查军火产

业。由于军火工厂的保密性，哈密尔顿不得不亲

自去发现这些工厂位于何处、生产何种产品。比

如，由于对炸药苦味酸的调查使她来到了新泽西

州的沼泽地，她或寻着化学工厂特有的烟气，或

通过发现穿着沾满橙色和黄色衣服的工人，搜寻

到工厂所处的位置。哈密尔顿的关于军火工业危

险性的报告使得很多安全规程被相关工厂采用。

在战争期间，哈密尔顿没有特别突出地去抗议战

争，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有关工人福祉的事情

上，持续地进行她的调查工作。她把揭露职业危害、

建立防护标准、撰写调查报告作为一种爱国的责

任、一种真正的“战争”，然而这种“战争”并没

有战争的破坏性，却是造福人类健康的。哈密尔

顿为了她的调查工作，有时不得不做一些非常危

险的事。1919 年，已是 50 岁的哈密尔顿调查了位

于亚利桑那州的铜矿。在铜矿，她或沿陡峭的爬

梯进入黑暗的矿洞、或四肢着地爬过低矮的洞穴、

或小心谨慎地越过横跨在深深的矿石坑上的铁轨、

或被拖到没有立脚点的岩石上。

在工业卫生专家、医生、企业主开始采取措

施，保护工人免受铅中毒危害的时候，一个更具

破坏性的危险出现了。铅化合物 - 四乙基铅作为

汽油抗爆剂于 1921 年 12 月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戴

顿（Dayton）实验室试验成功，添加了少量四乙

基铅的汽油（含铅汽油）辛烷值可以提高、抗爆

性明显改善，四乙基铅一时被誉为“上帝的礼物”。

1924 年 10 月标准石油公司新泽西工厂在总共 49 名

工人中，有 5 名工人因铅中毒死亡、35 人出现严

重的有机铅中毒的神经系统症状。在美国公共卫

生局局长休·卡明（Hugh Smith Cumming， 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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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呼吁下，1925 年 5 月 20 日在华盛顿召开会

议，组织工业、劳工、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家评

估四乙基铅的状况。参会人员分成了观点对立的

两派，来自产业、化学和工程界的人员认为不能

允许像工业中毒这样的小事情阻碍了巨大的工业

进步，而卫生专家则持反对的观点，认为首先考

虑的应是公民的健康。哈密尔顿同意反对者的观

点，认为四乙基铅带来的环境卫生问题比职业卫

生和安全问题将会更加严重，没有任何有效的措

施能保护公众免除含铅汽油普遍使用后带来的危

害。她说道“你可以控制一个工厂内部环境，但

是你如何控制一个国家的环境？”会后，哈密尔

顿继续发表评论：“我不相信使用含铅汽油是安全

的，还没有一个涉铅行业，即使在最严格的控制

下，永远没有了所有危险。凡是有铅的地方，即

使在最严格的监管下，铅中毒的案例也迟早会发

生。”（[8]，p.29）40 年后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

家克莱尔·帕特森（Clair Cameron Patterson， 1922-

1995）给出了四乙基铅对大气环境污染证据，证实

了哈密尔顿观点的正确性。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于 1973 年宣布将逐步淘汰含铅汽油，最终于 1986
年美国停止使用含铅汽油。

镭的发现是科学史上又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但镭辐射对人体的伤害却迟迟未得到认识。在揭

露镭中毒的过程中，哈密尔顿起到了关键作用。

镭美国镭业公司 1917 年开始用含镭的夜光涂料生

产各种仪器的夜光表盘和夜光手表盘。公司雇用

的表盘涂布女工大多是不足 20 岁的少女，后被称

为“镭女孩”，她们把含镭的夜光涂料用驼毛画笔

小心涂在表盘的数字和指针上。最致命的环节是，

每涂完几块表盘，驼毛笔就会分叉变形，姑娘们

需按照监工的指导，用嘴唇和舌头舔润笔尖来保

持锋锐，相当于一天数十次“镭从口入”。在 1921
年冬天开始有女工患病，出现恶性贫血、牙齿脱落、

颌骨坏死等病症，随后有几名女工死亡。新泽西

劳工部对工厂进行了一次检查，没有发现工厂违

反法律、在涂料中也没有发现已知的危险化合物。

1924年4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理学教授塞西

尔·德林克（Cecil Kent Drinker， 1887-1956）与两

名同事在美国镭业公司的要求下，对镭业公司进

行调查，发现所有工人都是发光的，从头发、脸、

手、胳膊、衣服等都是发光的，从工厂收集的粉

尘是发光的并具有轻微的放射性。他们让几只猫

吸入粉末状的发光涂料，随后发现镭沉积在猫的

骨骼里。因为过量的 X 射线照射可导致下巴坏死，

塞西尔· 德林克认为镭引起了表盘涂布女工的“下

巴腐烂”。1924 年 6 月塞西尔·德林克把调查报告

反馈给镭业公司，但镭业公司不认可这个结论，

同时也不让公开。在哈密尔顿的劝说下，1925 年

8 月塞西尔· 德林克公开出版了他的调查数据和结

果。但这个结果并没有真正确定镭是表盘涂布女

工所患疾病的根本原因。1925 年 10 月埃塞克斯

郡法医哈里森·马特兰德博士（Harrison Stanford 
Martland，1883 -1954）通过解剖死者的尸体，确

定表盘涂布女工所患疾病为职业中毒，即镭中毒。

但是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卫生系弗雷德里克·弗林 
（Frederick Bonner Flinn，1876-1957）在 1926 年 12

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文，认为在发光表盘的

涂布过程中不存在工业危害，涂布女工所患疾病

可能是梅毒、溃疡膜性咽峡炎或细菌感染引起的。

1927 年 5 月弗林又发表第二篇论文，认为镭如果不

是导致女工所患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部分原因。

哈密尔顿和新泽西消费者联盟做了些调查，发现

弗雷德里克· 弗林被镭业公司雇用，作为顾问为镭

业公司服务。哈密尔顿对弗雷德里克·弗林进行反

击，首先给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上级写信，以试

探和暗示的口吻，说她对弗林漂浮不定的研究结

论感到非常困惑，对他继续与镭业公司保持关系

是不理解的。弗雷德里克· 弗林回信说，他对这个

问题还在研究，发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哈

密尔顿用严厉的口吻回复，敦促他非常认真地考

虑所下的结论，她警告：“你是个年轻人，在你的

科学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小心不要疏远、

也不要引起在你从事的领域比你年长且更杰出的

人们的怀疑，这不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如

果你打算继续你的科学工作，我想你应该承认人

们心中对你严重的疑惑、甚至怀疑，这些人的善

意和谅解对你应该是重要的。” 哈密尔顿的警告起

到一些效果，1928 年弗林发表第三篇论文承认“放

射材料是那些麻烦的根源”。[11] 

1935 年 1 月哈密尔顿从哈佛退休后，返回劳工

部，担任劳工标准部门的兼职医学顾问。作为顾问，

她进行调查、提供建议、参加会议、在听证会上

作证、以及提示劳工部关注被忽视的问题。这期

间她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参与粘胶人造丝制造业

中毒物的研究。粘胶人造丝制造过程中使用危险

化学品二硫化碳，二硫化碳为全身性毒物，可累

及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内分泌系

统和视觉系统等，属于高毒物品。她第一次接触

到二硫化碳是在 1914 年，发现了在硫化橡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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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生的二硫化碳中毒病例。但是，尽管她积极

努力，同时欧洲也有相当多的病例报道，但在美

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始终没有对二硫化碳进行

系统的调查。当哈密尔顿收到粘胶人造丝工人有

严重疾病的报告后，使她非常担忧。她说服劳工部，

于 1937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调查，随后把调查

工作扩展了其他九个州，调查报告《粘胶人造丝

工业的职业中毒》在 1940 年由美国劳工标准部门

出版。

哈密尔顿通过不知疲倦的努力，以她的非权

力领导力，[12] 带领她的团队，调查工厂工人作业

条件，识别工业装置中有毒材料的职业暴露，研

究危险化学品对人类的影响，使政府和工业界转

向对一些化学品的毒性效应的关注，包括铅、苯

胺染料、一氧化碳、汞、四乙基铅、镭、苯、蓄

电池中化学品、人造丝生产中二硫化碳、硫化氢等，

使数以千计的人得到了安全的作业条件。由于她

的工作，1937 年美国通过新的法律要求对职业病

给予补偿，1970 年在她去世 3 个月后，美国国会通

过了《职业安全与卫生法》。

三、参与社会活动

1895 年春天，哈密尔顿在即将去德国学习之

前，在韦恩堡的卫理公会聆听了简· 亚当斯女士的

演讲，大受感动。亚当斯谈到了坐落在芝加哥的

赫尔馆，使她下决心要加入亚当斯的团队，成为

赫尔馆的一个居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哈密尔顿的

人生轨迹，在致力于职业病调查工作的同时，也

开始活跃于维护妇女权利及和平运动中。1915 年 4
月在亚当斯的带领下，哈密尔顿和大约 50 名美国

人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来自

交战国和中立国的 1100 多名妇女代表呼吁由中立

国在交战双方之间调解，通过谈判结束第一次世

界大战。1919 年 5 月哈密尔顿再次返回欧洲，参

加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国际妇女大会。会议谴责

了《凡尔赛条约》，预测它将会在欧洲族群间产生

冲突，这将导致未来的战争。会议代表们还呼吁

立即为数百万正在挨饿的欧洲人配送食物。会后，

哈密尔顿调查了战败国德国战后的饥荒。哈密尔

顿看到了战争给人民苦难之后，使得她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近 20 年内保持着反战的态度。但在

1932 年和 1938 年两次对德国的访问，目击了纳粹

的暴政和反犹太主义，使她的观点慢慢地发生了

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支持美国加

入这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

哈密尔顿一生当中为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

多次对有争议的社会问题大声呼吁。1920 年代，

哈密尔顿卷入了萨科 [12]万泽蒂事件（Sacco-Vanzetti 
case）。萨科和万泽蒂案件 是美国司法史上的著名

冤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抗议浪潮。为使

萨科和万泽蒂能得到公正的判决，哈密尔顿奔走

相告，大声呼吁。为使萨科和万泽蒂能被缓期执行，

1927 年 8 月 22 日哈密尔顿和其他五位著名人士面

见马萨诸塞州州长，但最终努力失败了，第2 天萨

科和万泽蒂被处决。

二战以后，哈密尔顿因越来越多地担心美国

与前苏联的冷战冲突威胁到国内公民的自由，于

是她无数次签名情愿、经常给国会议员写信、给

当地的报纸写文章、参加集会活动，致力于保护

公民自由权利。1951 年罗森堡夫妇 因原子弹间谍

案被判处死刑，哈密尔顿签名上书，力劝杜鲁门

总统改变对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处。哈密尔顿反

对 1952 年的《移民与国籍法案》（亦称麦卡恩 - 沃

尔特法案），因该法案授权司法部驱逐认为从事破

坏活动的移民和已入籍公民驱逐出境。她在 1950
年代抗议麦卡锡主义，还倡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 1960 年代抗议美国参与越南战争，1963 年

发表了给肯尼迪总统的公开信，请求尽快从越南

撤军。[5]

四、崇高的荣誉

哈密尔顿因对预防职业病和改善工人健康

方面的贡献，生前身后获得了多个奖励和荣誉。

1947 年， 她 获 得“ 拉 斯 克 公 共 服 务 奖（Albert 
Lasker Public Service Award）”。1948 年她的母校密

西根大学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1953 年她被美国

职业与环境医学会授予“克努森职业与环境医学

终身成就奖（the Knudsen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Award）”，

这 是 美 国 在 职 业 与 环 境 医 学 领 域 的 最 高 荣 誉。

1973 年哈密尔顿入选美国国家妇女名人馆。1995
年为纪念哈密尔顿对公共卫生的杰出贡献，美国

发行了纪念邮票。2002 年 9 月 21 日美国化学会把

她开创性的工业毒理学成就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

化学地标（National Historic Chemical Landmark）。[5]

哈密尔顿的名字也频繁地被多个研究机构或

大学作为其机构或科学奖项的名称。1987 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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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NIOSH）命名了它

的实验室为“爱丽丝· 哈密尔顿职业安全与健康

实验室”，并在同年设立了“爱丽丝·哈密尔顿

奖”（Alice Hamilton Award），奖励在职业安全与

健康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1993 年美国

工业卫生协会设立了“爱丽丝· 哈密尔顿奖”，奖

励在职业与环境卫生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女科学

家。2011 年哈佛大学为纪念本校的第一位女教师，

设立“年度爱丽丝·哈密尔顿奖”（ Annual Alice 
Hamilton Award），奖励在公共卫生领域做出贡献

的年轻女科学家。1993 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为

纪念爱丽丝· 哈密尔顿，设立爱丽丝· 哈密尔顿演

讲（Alice Hamilton Lecture）。1997 年美国环境史

学会设立“爱丽丝·哈密尔顿奖”（Alice Hamilton 
Prize），每年奖励一篇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最佳

论文。为表达对哈密尔顿的敬意，后来的修订者

把她编写《工业毒理学》的书名改为了《哈密尔

顿 和 哈 迪 的 工 业 毒 理 学 》（Hamilton and Hardy's 
Industrial Toxicolgy）。[13] 

五、结束语

爱丽丝· 哈密尔顿首先作为研究铅中毒的专

家。她作为一个卓越的工业企业变革推动者，呼

吁道义而非私利，赢得了劳资双方的尊重。作为

美国工业毒理学的先驱、社会活动家，她主持了

美国第一个职业病调查委员会，获得了美国第一

个工业医学领域的大学教职。爱丽丝· 哈密尔顿一

生的工作，自始至终是为了改善工作场所的工作

环境。为发现工业毒物，她深入矿山、工厂，漫

步在城市最危险的地方，她在一个男性主导的领

域获得成功。在她 88 岁时，她曾这样说到：“对于

我来说，最满意的事是现在的情况变好了，这其

中有我的一份功劳”（[6]，p.791）。1969 年，在她

100 岁生日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发来贺电，赞扬她

“为我们的人民和各行各业人们的幸福做出了永恒

的贡献”（[4]，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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